為了改變風的方向，我們翩翩──富源拔仔庄社區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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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實踐」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自去年起執行科技部「新世紀東台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研究計劃，計畫主軸為：秀姑巒溪流域安居於地的合作啟動。「在地實踐」專欄，除了呈現計劃團隊的研究成果之外，我們同時也希望介紹一些默默在地方上耕耘與付出的有心人士，從他們過去在社區總體營造所積累出的經驗和成果，讓我們反省社區、產業、環境與地方治理模式的走向。本期特別邀請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前理事長林興華先生親自撰寫〈為了改變風的方向，我們翩翩〉，從蝴蝶谷文史工作室起步，一步一腳印辛苦走來的痕跡；這樣「憨猴搬石頭」的傻勁豐富了拔仔庄的常民生活與在地文化，例如鼓王爭霸戰、鼓王爭霸戰號阿嬤的畫畫班、染布坊等活動。──編者
 
林興華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前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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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3歲起在外地求學、當兵、謀職，在31歲那年冬天因家母逝世歸返富源。兒時常去游泳、嬉戲、捕蝶的蝴蝶谷，已有個新的名字叫：富源森林遊樂區。蝴蝶谷因有數量多，種類多的蝴蝶而聞名，民國五十年代有埔里商人在此地設點收購蝴蝶，居民為增進家庭收入，一時捕蝶成為拔仔庄的全民拼經濟的運動！1996年我投入「社區總體營造」之初，成立蝴蝶谷文史工作室，即以蝴蝶作為社區意象標誌！原因乃在於覺得「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就像毛毛蟲蛻變成美麗的蝴蝶一樣，後來也一連的辦理「把蝴蝶找回來」、「為蝴蝶穿新衣」的追憶救贖活動，而導演赫恪也在蝴蝶谷學區報發刊時寫下「雖一蝶之翩躚、亦能改變風的方向！」寄望「社區總體營造」能產生蝴蝶效應般的威力，後拔仔庄常民文化館成立，在燒製阿婆瓷版畫的同時，應製作廠商要求再精簡文字，就直接表達成「為了改變風的方向，我們翩翩！」
        每年的清明節過後，我常邀好友來蝴蝶谷賞螢！數量龐大的螢火蟲在黝黑的森林、草茨間穿梭，每個亮點都引人注目，而閃光主要是為著求偶，而滿山遍野彷彿都能聽見：「我愛你！」的召喚聲，真是令人有著無限遐思呀！闋違三十年我又見到螢火蟲，內心悸動著，想著「人的前半生受人家栽培、後半生應回饋人家」的家訓，也該學著螢火蟲亮著愛的光芒。再說總難忘懷昔年男兒出鄉關的壯志，也算見識外頭的花花世界學了不少東西？而歲月悤悤竟已過不惑之年，應可以為自已的家鄉做點事了吧！就趁女兒上國中，又獲選為家長會長的機會、和張居聰校長商議﹔實踐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理念，發行蝴蝶谷學區報，並参加花蓮文化局輔導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十大試點計劃，且在東華大學宋秉明教授的指導協助下、進行耆老口述歷史、老照片的蒐集、地方資源的調查！
        因蝴蝶谷文史工作室未去立案，早期即以學校、後來以與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和政府機關的對口單位，「社區總體營造」講究的是內發的塑造方式，由下而上的，凝聚共識、以地方的自然、文化、產業、居民等為主要課題，解決社區所面對的問題，並找出處理問題的方案對策！然而，單單要凝聚共識一項，對於不懂得民權初步的村民來說，就不知耗盡多少唇舌來說明及彼此磨合。還好我們很快的就找到居民心中共同的聲音，那屬於遙遠記憶裡的鼓聲，源自於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拔仔庒保安宮城隍爺聖誕廟會文化。城隍爺聖誕一直是拔仔庄年度盛事，慶祝活動陣頭隊伍常綿延數里，善男信女擠滿庄頭、街頭、廟前好不熱鬧。最震懾人心者當屬大鼓陣，昔年以人力合挑大鼓，沿途競技、爭相貼紅、輸入不輸陣，賀采聲不絕於耳的場景，早已成為居民共同的記憶。就在文化局的支援下，我和鍾兆倩共同努力謀劃奔走，終於促成了「鼓王争霸戰」在富源火車站前廣場開打，時光飛逝，今年已經是第十七屆了，且在三年前被客委會納入「客庒十二大節慶」，這個活動明顯的帶給居民榮耀感，並激發社區的活力及認同感！然而就在各方鼓勵之下、逐漸成長，茁壯，單以人力及經費來說，早就不是社區能承担的了！社區已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為了能開枝散葉推廣鼓藝到全縣，客委會黃玉振主委有見於社區的難處，又礙於採購法對於社區補助的限制，建議活動由花蓮縣政府客家處來主辦，經費則由客委會來挹注，期望使這個活動可以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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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百年鼓王爭霸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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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王爭霸戰之二

        社區的問題很多，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們必須趕快面對！拔仔庒的好，在於居民生活樸素善良，人情味濃厚，繼「鼓王争霸戰」一戰成名後，我想試著將我在國立藝專（今台藝大）所學的美術來作為老人家的休閒活動項目，我找到地方上德高望重年逾古稀的陳鳳妹阿嬤當班長，順利的開班，一路學習並到花蓮統帥大飯店、美崙大飯店、台北新光三越百貨、高雄太平洋sogo百貨公司…展出，近年來國民美術教育十分普及，老人家畫畫已不算稀奇，然而有一群不太識字、且一大半曾是養女、童養媳的阿嬤，在一起歡天喜地的畫畫的，那就屬拔仔庄了！我為這群老阿嬤畫家共編了五本畫冊，感謝東華大學華文系系主任須文蔚老師，在他所主持的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最近又為她們出版一本：花蓮富源村12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真叫人感動，這群拿筆比拿鋤頭還要重的阿嬤們，畫出了生命的厚度，而我也在四年多前拜託了十位阿嬤畫家，將她們自已最滿意的作品畫到瓷版上，並也邀請到東華大學王昱心老師帶同學來協助指導，將十幅大作燒成瓷版畫，且展示在常民文化館旁的地下道！而原本髒亂的地下道，終成為農村樸素繪畫走廊，一時引來參觀人潮！頗受好評，以社區總體營造聞名全國的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還帶團、其中包括有三位鄉長，還不辭辛勞前來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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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總體營造（簡稱社造）主要是要改造人，但人的問題比人還多，加上講的是內發性的作為，自動自發、自助人助天助，能如此的該就是佛教講的菩薩，基督教講的天使那種有使命感的人吧？說實在的，在我見過的社區裡，得見一個兩個這種人格特質的就很難得了，這種熱心腸的人，常常被人稱之為社區的儍子！而有理念、有理想的、有能力的傻子，還要說服更多的人來當傻子，且希望大伙一路儍下去，千萬別變聰明起來，這種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一位難求呀！而社區菁英或許不能代表所有的社區百姓的想法，但我覺得社區若沒菁英参與是無法推動執行社造的，因為若連企劃提案都寫不成，那已無法和政府單位打交道了！蝴蝶谷文史工作室推動有聲（鼓王爭霸）有色（阿嬤繪畫、靚染工坊）拔仔庄共九年，除了有聲有色也推動馬蘭鉤溪護溪及台灣原生樹種的教學走廊的建構…. 等等、可惜因緣不俱足，過程雖也精彩，終究未達到我們的理想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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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王爭霸戰之三 

        由於沒把握社造的工作能做多久，蝴蝶谷文史工作室始終沒有向政府立案登記的打算，而社區發展協會在我用心於蝴蝶谷文史工作室的九年期間，也經歷過兩次改選（依民間團體組織法四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我都無意参選。由於我觀察到花蓮地區所謂的社區發展協會，其實95％以上都是社區「不」發展協會，加上成員複雜，有的黨派分明，大多是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在當家，而能明白社區該怎麼發展的著實太少，社區總體營造講的是內發性愛鄉愛土的作為，應散放著人心之華的芬芳，竟淪落成為政治角力、争權奪利、沽名吊譽的所在，真令人扼腕呀！長輩們希望我能出來参選社區理事長，幾經考慮到蝴蝶谷文史工作室多年寄居別人籬下也不是辦法，就這樣當了兩任八年理事長。而當時我也盤算著八年後，我已年屆六十也該退休，回到自已的藝術領域的探究工作了！而八年的任內，我只盡力的將社區做到像個發展協會而已；包括把行政關係制度化，推動社區產業、增進救業及志工的培育！其他也自覺乏善可陳！若與蝴蝶谷文史工作室時期的創意發想相比也較遜色，原因自然和社造難於實踐且効果普遍不彰、逐漸不受重視、慢慢式微有關！而我也自覺十七年來想做該做、會做的、做得來的都做了，實在已江郎才盡、黔驢技窮，該由有志者再接再厲了！
「社區總體營造」作為文化政策注定是一場硬仗，原因在於這名詞暨拗口又難搞懂在講什麼，参與者雖具熱忱，但多半處於瞎子摸象，一知半解難窺全貌，或另立旗幟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雖有一些做得不錯的個案，却沒有堪稱成功的社區，加上國民的素質，其自覺內發的能力尚未成氣候！而由下而上的民主理念，僅是種遙遠的理想，因事實上，錢與權全是從政府由上而下在執行的，因此我認為和什麼上、下無關，要成就一份好的提案是需要社區（產）、行政（官）、專家學者（學）通力合作才辦得到的，因為單獨的一方都有各自的盲點、缺點、弱點，徜能包容並密切溝通、反省、辨証、相互學習、才可能越做越好！「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一詞，原是廣義來認定的，可以是一條街、一棟大樓、一個部落…..，但一般人們還是受習慣上了解的社區概念所制約，沒能放大格局，或說「社區總體營造」是仿日本造町運動的！而町的組識單位又較近似鄉、鎮、市。其差異不可說大！若以鄉鎮為營造單位，顯然會比社區便利得多，因人才、資源相對也較豐富呀！
從當年的文建會開始推動，每天至少有五家報刊在談「社區總體營造」，實踐二十年後的今天已少有說起了，想起昔年讀梁漱溟說：農村有愚、私、貧、弱四大病，今時看花東縱谷的農村，其愚、私、弱依舊、而貧則要改為貪了！貪婪扭曲了人性，這社會到處充斥著，敢的人拿去吃的論調！又有幾個人願當傻瓜呢？黄春明老師多次來關心，說「社區總體營造」是憨猴搬石頭呀！今想來還真貼切呢！「為了改變風的方向，我們翩翩」，根本就像唐吉歌德面對著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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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7.1201於花蓮富源朗陶林
 
 
附錄：拔仔庄的口訪──林興華先生

時間：民國99年10月23日 
地點：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
訪問：陳進金、劉陶宇
紀錄：王經綸
 
一、成長背景
        我的父親名叫林獻祺，母親是蔣鸞娥。民國36年，我們家從中國福建老家搬遷來台灣，主要是因為我的父親應聘來台灣教書的關係。過了兩年（民國38年），中華民國政府就撤退來台了，父親也就無法再回福建，此後就一直留在臺灣教書。
        我是在民國四十二年出生的，小學就讀瑞穗鄉的富源國民學校，小學畢業之後考上省立花蓮中學初中部。當時政府尚未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所以想繼續升學的小學畢業生，必須先通過升學考試，當年我們整個村子去讀花蓮中學初中部的大概就只有一、兩個人。花蓮中學初中部畢業後，我繼續在花中就讀高中部，因此，我中學6年都是在花蓮中學度過的。民國61年，高中畢業後我考取了國立藝專美術科，我就讀的是國立藝專三專制（三年後畢業）。民國64年，國立藝專畢業後，我到去金門去服兵役，退伍後就到高雄找工作了。
        我在高雄工作時，主要是從事房地產的工作，另外也主持過一間「八大畫廊」，同時也擔任《新都市》雜誌社的社長。《新都市》雜誌是一本月刊，在《新都市》雜誌停刊以後，約於民國68年我就去當時全台灣最大的印刷工廠─秋雨印刷公司擔任高雄分公司的經理。待了三個月以後，我們公司跟聯合報系合作，共組了一間秋雷公司。秋雷公司設有一個事業處，需要一個處長，所以我就兼任了事業處處長，也就是說，我變成秋雨印刷公司的經理兼任秋雷公司事業處的處長。我從28歲做到31歲，也就是到了民國72年，因為我的母親過世，所以我就毅然決然回來故鄉瑞穗富源居住。

二、社區總體營造與學區報
        民國85年，我的兒子已經在花蓮中學就讀高中了，女兒則在富源國中就讀；那個時候，我獲選為富源國中家長會會長，我立即張居聰校長商議，是否能夠以富源國中為基地，來實踐「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理念。這位張居聰校長是一位教育家，他非常同意「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觀念，剛好那時候要跟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合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花蓮縣政府文化局是希望找出十個試點來合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我們就從民國85年一直做到現在。但是，三年後（民國88年），原先所選的十個試點幾乎全部都不見了，有的社區只做了一年或是有的做了兩年，但能撐到第三年的社區幾乎乎沒有了，像我們富源社區這樣一路做到現在16年的，整個花蓮地區大概只剩下我們富源了。當時，為了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凝聚居民共識，我們曾經發行一個蝴蝶谷學區報，為了改善鄉村最主要的問題─愚、私、貧、弱。這個觀念是梁潄溟、晏陽初於民國初年就提出過了，但是到了民國85年，鄉村的問題依舊是愚、私、貧、弱一樣，所以我們想利用社造的方式，來改善鄉村上述的狀況。
        所謂的學區報，就是以富源國中這個學區為主，因為這個學區比較特殊，它涵蓋了瑞穗鄉、萬榮鄉、光復鄉，也就是就包括了富源、富民、富興、馬遠、大富、大豐和大興這七個村子。所以這幾個村子就是一個學區，也是學區報的發行範圍。這份學區報是以富源國中為發行單位，內容主要是刊載一些老照片跟口述歷史，目標是想凝聚地方的向心力。後來積極推進社區總體營造的陳其南先生，來我們社區參訪時，對這份學區報讚許有佳，他說以學區為單位這是第一份。我們一共發行了十六期，最後因為經費不足，以及我女兒從富源國中畢業升上了高中，我已非會長了等因素，也就停辦了。

三、文史工作室與社區發展協會
        民國86年時，我們成立了蝴蝶谷文史工作室；發行蝴蝶谷學區報刊載老照片、口述歷史，還有就是我們工作的成果。剛開始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就我一個人，後來找到一個在車站工作的鍾兆倩先生，慢慢才有年輕人加入。至於社區發展協會則是在民國80、81年間成立的，剛開始是由年紀比較老的一批人在負責，我開始成立做文史工作室的時候，社區發展協會已經是第四屆了，我在七年前接理事長，現在是第二任的任期。以前的社區發展協會被居民笑稱「不發展協會」，平時並沒有開會，也沒有舉辦任何活動的。剛開始的時候，我是對組織比較沒有信心，所以我就沒有參與，但在七、八年前，村裡的年輕人跟老一批的人希望由我來負責發展協會，期待能夠注入新的力量，所以我就決定跳下來試試看。現在的協會的組織架構是會員大會、理事長、總幹事，總幹事下面還有出納、會計、總務、企劃，每一個職務都有專職的人員。這些人員都是義務職，完全不支領薪水，真正有領薪水的是多元就業的那一些人，專門來做行政事務，現在總共有15個人，其他大大小小的志工是104人。會員大會是一年開一次會議，平常都是由理監事在開會決定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才會交給會員大會複決。早期的時候，文史工作室是跟學校合作的，將工作室直接掛在學校，就可以直接使用他們的資源，到了後期雖然主要工作都是工作室在做，就將協會作為一個對口單位，也從此工作室跟協會開始合作做一些社區活動的事情。

四、理事長任內遇到的挫折
        剛開始接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時候，就因為這個組織很不像個工作團隊，又發現公文、要開的會數量很多，所以我就希望總幹事要批公文。我們可能是全台灣第一個要批公文的社區發展協會。也希望藉由批公文流程的建立、申請一些專案來培養人才。但是，台灣的各種民間組織總是受到政治力的影響非常大，選舉影響了人事的變動，更直接影響了政策的變化。

        例如文建會的政策，一下子是社區總體營造、一下子是新故鄉、一下子又是六星計畫；他們想法一改變，政策就跟著改變。

五、富源社區的活動
        更生日報黃聰明記者說拔仔庄是有聲有色的社區，有聲呢，就是打鼓，有色呢，就是畫畫跟染布坊。
（1）鼓王爭霸戰
13年前，文史工作室開始在我們社區舉辦了鼓王爭霸戰，辦到現在也已經辦了13屆。當時會想到舉辦這個活動，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鼓聲是這個社區大家共同的回憶。小時候，每年的農曆的5月13日，我們廟宇的城隍爺都會遶境，當時大家就會打鼓；此外，農閒的時候，晚上沒有事情做也是在打鼓，我就想透過鼓聲把大家的內心喚醒。第一屆鼓王爭霸戰，一次看19隊在那邊打鼓較勁，真的很有意思，像雷霆交鋒一樣。我們辦第一屆的時候花了18萬元，辦到今天規模越來越大，現在花80萬去辦都還不一定辦的起來。因為比賽規模越辦越大，邀請的隊伍也跨國際越來越厲害了。
（2）阿嬤的畫畫班
全台灣會會畫畫的阿嬤很多，但一群不太識字的阿嬤聚在一起學畫畫的就很少了。阿嬤們畫久了之後，名氣也大了。我也為阿嬤畫畫班出版了三本大的書、兩本小的書，一共五本，這些阿嬤也變成了地方上的寶。
剛開始會想到教他們畫畫，是因為想到人年紀大了，生活比較無趣，整天只有坐在那邊聊天、一副無所事事，我就是想要給他們一個生活重心。一開始我先找了陳鳳妹阿嬤（目前已經不幸過世）來當班長。找他真是找對了，因為她家開裁縫店，他的徒子徒孫很多，只要她一呼就會有百應，陳阿嬤是一個地方領袖，又熱心公益。我請她找了二十位阿嬤來學畫畫，結果他一口氣找了六十幾位，後來他們越畫越有興趣！當然其間也發生一些感動跟趣事。
（3）染布坊
畫畫課成立以後，又想到這個地方的婦女有女紅的技藝，所以就成立了一個染布坊。我希望染布染出來以後，再教他們怎麼做包包、飾品等，這些手工包包、飾品可以拿出來販賣，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現在的工坊是以前養蠶的房子改建的，剛成立的時候，其實經費不是很充裕，一直到三、四年後，寫計畫找行政院勞委會資助，他們願意支付我們的人事費用，染布坊才有了今天的規模。

六、社區發展協會未來發展的目標
        我們這個村子是一個人情味很重的地方，每次鼓王爭霸戰結束以後，場地在三、四十分鐘內，大家就會自動自發的整理乾淨。一場鼓王爭霸戰，大約都兩、三千人，丟了袋子、垃圾、放的鞭炮相當多。而我的村莊總共也才八百多人，但也是一樣活動一結束，很快的就會整理乾淨，大家都不支薪，活動辦完都像打完一場漂亮的勝仗一樣，因為大家都愛這個社區。就像我常說的，自己的社區不愛，那別人會來愛嗎？
我們社區最主要的族群是客家、閩南、阿美，大概是各佔三分之一，還有加上一小部分的布農族跟外省籍。這些族群從我小時候就一直存在，從來沒有什麼族群問題，我本身也有原住民朋友，大家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我們社區可以成為台灣典範的地方，因為我們不分族群，大家一起珍惜愛護一起生活的地方。現在原住民同學也會打鼓，也參加鼓王爭霸戰，我們也會去參加他們的豐年祭，一起喝點小酒，這就是族群融和的最佳例證。
        目前，我感到比較欣慰的是，年紀少我十幾歲的年輕人，經過磨練之後，慢慢願意出來為社區發展貢獻心力，這幾年來我真感受到社區有了改變，一些年輕人願意處來協助協會的活動，讓富源社區注入了新的活力。現在，社區發展協會的目標就是希望讓社區更好，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一直在變，所以我就設立一個長遠的目標就是讓社區更好。之後，我希望能夠充實硬體設備，比如說興泉圳單車步道的串連，目前還存有一些土地上的所有權問題，靠著我們的誠意，讓大家知道打通會對這個地方更好。
        再者，產業合作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曾經有想過要走觀光的方向，但是鄰近的蝴蝶谷在政府管理下，顯得髒亂不堪。在蝴蝶谷公開招標經營權後，又因為我們協會沒有經費去標下來經營，所以開啟了我們與花蓮影城的老闆合作的關係。蝴蝶谷民營之後，雖然提高了入場票價，一般人進去要一百塊，我們村子村民進去只要五十塊，而且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及殘障人士不收費。但因為民營化，提高了管理效能。我曾經去跟老闆談過，請他在招聘員工的時候，多找本地人。他招了八十人，裡面有八成都是我們富源社區或鄰近村落的在地人，提供了社區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此外，蝴蝶谷度假村一年提供二十萬元的經費，讓我們從事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但是因為不好意思每年都跟他拿二十萬，所以我們都拿一半。現在每天早上十點的時候，他都會把蝴蝶谷的客人們，想做染布DIY的客人帶往工坊這邊來參觀。而我們火車站那邊的工作室的老照片也很有意思，因此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
        我一貫的主張社區是一個需要產、官、學合作，才能將能量發揮到最大。官就是指行政部門，除了經費上的給予外，行政部門需要充分支持社區，並且與社區發展協會密切合作。有一位花蓮縣文化局的辦事人員問我，他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說：政府要扮演服務的角色。至於學的部分，就是指學校，之前我們也有跟東華的觀光所有密切的合作，幫我們訓練出導覽跟了解生態的人才。我期待未來的富源社區，真正達成產、官、學的合作的典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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